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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号学研究有三个发展阶段，即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初的起步阶段、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的

平稳发展阶段、以及 1994 年以后的全面展开阶段。

1994年是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之年。研究会

自成立以来在会长胡壮麟教授的带领下积极开展工

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符号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取得

了斐然的成绩，主要研究成果体现在符号学基本理论

研究、语言符号学研究、符号学应用研究、文化艺术

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研究等方面。本文拟结合近十多

年来符号学研究最新发展形势，谈谈符号学在中国的

发展进路。 
进路之一：关注新兴增长点——以认知符号学为例 

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事业，进路之一就

是在语言符号学等优势研究基础之上，关注新兴增长

点，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以求在符号学前沿领域与世

界平等对话，为符号学研究事业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勃兴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知符号学就是一个新兴增长

点的典型例子。胡壮麟教授关于认知符号学的一系列

研究为认知符号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

作用。 

据 2009年梭尼森（G. Sonesson）发表的一篇文章

介绍，“认知符号学”在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莫仁

廷（Margariños de Morentin）的个人主页上已经挂了

二十几年了。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克林肯伯格

（Jean-Marie Klinkenberg）引导符号学走上认知和社会

的道路，他关于符号学的著述已经被译成了十五种以

上不同的语言。美国宾州滑石大学的达迪修（Thomas 

Daddesio）也是认知符号学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 1995

年出版的《思维与象征：认知科学对符号学的意义》

一书中确立了当代认知符号学的研究目标，包括方法

论目标和实证目标。尽管如此，认知符号学在世界范

围内仍然是一个新兴的增长点，而且正在引起符号学

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2013年 5月 29日，在丹麦的

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成立了国际认知符号

学研究会。研究会的首任会长为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的兹莱特夫（Jordan Zlatev），现任会长为

美国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University）的欧克莱

（Todd Oakley）。国际认知符号学研究会的成立可望进

一步推动认知符号学在全球的深入发展。 

认知符号学和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文化

符号学（cultural semiotics）、社会符号学（ social 

semiotics）、视觉符号学（visual semiotics）等不同，

它不属于任何符号学的分支；认知符号学不属于诸如

皮尔士符号学（Peircean semiotics）、索绪尔符号学

（Saussurean semiotics）、格雷马斯符号学（Greimasian 

semiotics）等任何流派；认知符号学也不是替换认知

科学的时髦标签。对认知符号学领域的贡献，可谓语

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各占三分之一。认知符号学

既是对这三个领域的整合，也是对这三个领域的超越。

认知符号学旨在对意义进行跨学科研究，而符号学的

根本问题是意义问题。认知符号学研究语言及其它符

号的意义构建，研究感知，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

也研究其他动物与环境的互动，其范围覆盖一切领域，

包括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认知符号学整合认知科学、

认知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视角、方法和见解，在认知、

社会和神经生物学过程的大环境中探讨符号和符号运

用，所使用的方法除传统的理论探讨和语篇分析外也

包括实验方法等。认知符号学研究意义的本质、研究

意识所起的作用、研究人类独特的认知特征、研究人

类发展过程中先天与后天的互动、研究人类生物学意

义上的进化和文化演变之间的相互作用。 
进路之二：加强应用研究——以教育符号学为例 

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事业，进路之二是

继续加强符号学的应用研究，特别是符号学在外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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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等领域的应用研究。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 

Morris）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指出，要让各层次

的教师明白符号所起的作用，符号如何为不同的目标

服务。 

教育符号学早期的领军人物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的卡宁汉（Donald J. Cunningham）。

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倡导

建立教育符号学。1992年第二期的《教育心理学评论》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是关于教育符号学的

专辑。该专辑作者普遍认为，有必要构建教育符号学

以加深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度，对当前的知识探究加以

补充；教育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来自索绪尔和皮尔士；

卡宁汉所倡导的教育符号学从方法论上来看有助于在

理解和评价教学观念和教学实践方面取得迅速成效；

对教师来说，教育符号学提供了一种对认知、情感、

教学策略的整合方法，有助于审视教育问题和指导学

生的知识习得。国际符号学会会刊《符号学》

（Semiotica）2007 年第一期是关于“符号学与教育”

的专辑。卡宁汉说，他给这一期专辑的命名是“符号

学与教育”，而不是教育符号学，因为他觉得此前构建

教育符号学学科的步子太小了，而且方向也不确定，

他希望该专辑能够对构建教育符号学提供一些引导。

事实上，该专辑文章的作者们探讨了符号学与教育教

学之间的若干问题，如符号学与课堂互动、符号学与

课程设置、符号学与学习、符号过程中学习者的意义

构建、写作课堂小组活动汇报的会话结构、符号学与

视觉文化和教学法之间的关系、教育者观念（educator 

beliefs）研究等，为教育符号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做出

了贡献。此后，以新西兰怀卡托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ikato）的谢迈茨基（Inna Semetsky）为代表，推

出了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教育符号学专著、论文集和

论文，如由 Andrew Stables and Inna Semetsky合著的

《教育符号学：作为教育基础的符号哲学》一书就获得

了由澳亚教育哲学协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of Australasia）颁发的图书奖，该奖项是 2015

年 12月 5日在第 45届澳亚教育哲学协会上宣布的，

会议地点是位于墨尔本的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信息

来自谢迈茨基的电子邮件）。 

我国著名符号学家胡壮麟教授、王铭玉教授、张

德禄教授等对如何将符号学应用于外语教学都有过精

辟著述。可喜的是，一批后起之秀也在致力于教育符

号学研究，如沈鞠明等对大学英语教材里的插图进行

了符号学分析，探讨这些插图能否提升学生的文化习

得。研究表明，为文化习得而设计的插图，同时综合

考虑语篇和学习任务等多种符号资源时有时反而会妨

碍学生的文化习得。 
进路之三：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以文化符号学为例 

中国文化土壤中蕴有极为丰富的符号学内涵，它

随着符号学的兴起不断给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注入新的

营养；他们还指出，中国文化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具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的哲学

思想及我国的象形文字等领域，都蕴藏着极大的研究

潜力。这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最具中国特色，必将会

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今天看来，进

一步深入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对推动中国文化文化

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持续影响力显得尤为

必要。 

我国有一批学者致力于研究文化符号学，如龚鹏

程的《文化符号学导论》从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

史学中的术语出发，结合中国文化的概念和中国人的

思维习惯，对文化符号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对

于将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本土化和构建我国文化符号学

的基本框架很有意义。龚鹏程的另外一本著作《文化

符号学》论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文人阶层的形成、

文学与诸艺术之关系，探究中国文字之特性及其在哲

学、宗教、史学、文学各方面的文化表现，并观察中

国这种文字化的社会特质，以及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各种问题。作者希望通过这些讨论，一方面深

入剖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一方面也在论述中尝试

建立中国文化符号学的方法论体系。叶舒宪等人的著

作《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试图提出一套

文化研究和解释的理论系统。作者称其创新处在于重

新划分文化的大、小传统：将先于文字和外于文字记

载的传统作为大传统，将文字传统作为小传统。大传

统的符号载体是器物和图像，称为一级编码，是文化

的原型编码，其编码规则由神话思维支配；文字（甲

骨文）的出现是二级编码；文字记录的早期经典是三

级编码；后经典时代的一切写作，从司马迁到曹雪芹、

莫言，统称 N级编码。该书希望通过大传统的再发现

和新认识，重新解读小传统的“所以然”，通过文化符

号学的多层编码理论，兼顾文化文本的历时性和共时

性特征，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生成性的符号叠加过程。

文化符号学以其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引导后学进入

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深层解释系统。诚然，上述成果

只是挖掘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示例，今后这方

面的研究应该大力推进，并努力将该方向的研究成果

推向世界。 

（收稿日期：2015-12-15；本刊修订日期：2015-12-20） 


